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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故事告诫更多人
法院判决后没过多久， 徐海就被从看守所

转到了新收犯监狱。 当来到艾滋病服刑人员监

区， 徐海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监区环境布置得

很温馨， 监舍内的墙壁被涂成了暖黄色， 门

口的鞋柜上摆放着绿色植物。 最让他感动的

是监区的民警们， 他原本以为民警会因为这

里的服刑人员都感染 HIV 病毒就戴着口罩或

是穿着隔离服和他谈话， 可是这些想象在现实

中都不存在。

徐海至今记得刚来到监区时民警对他讲的

一番话： “在这里， 我们不会抛弃、 放弃、 歧

视任何一名服刑人员， 或许我们不能延长你们

生命的长度， 但在这里可以拓展你们生命的宽

度。 虽然艾滋病目前还没有根治的特效药， 但

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

近两年的服刑生活中， 徐海体会到民警那

番话不是安慰他的空话。 除了相关的学习教育

活动， 监区会经常请艾滋病方面的专家来做讲

座， 科普艾滋病防治常识。 在民警的鼓励下，

徐海自己也开始经常查阅一些专业书籍了解自

己的病情。 再看看身边的服刑人员， 经过抗病

毒治疗， 看不出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就这

样， 徐海慢慢对疾病也就不再那么恐惧了。

“我刚入监的时候， CD4 指标一度降到

60， 监狱紧急把我送到监狱总医院住院治疗，

再加上后来的抗病毒治疗， 各项指标很快也就恢

复了正常。” 讲到这里， 徐海顿了一下， “是监

狱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要不是这次吃官司， 可能

我活不了那么久， 甚至连怎么走的都不知道。”

徐海笑称自己算是“因祸得福”， 之所以愿

意说出自己的故事， 就是希望大墙外的人如果有

和他曾经一样的高危行为， 能主动去检测， 也避

免传给其他更多的人。

不过， 徐海目前最大的感受仍是愧疚， 对被

害人愧疚， 对父母内疚， 他无法想象父母知道实

情会是什么反应， 会有多寒心。 他选择隐瞒父

母， 一切等刑满释放后再说。

谈到目前的服刑生活， 徐海已不再像开始时

那么沉重， 脸上也有了笑容。 他说， 现在的生活

很有规律， 与其怨天尤人， 归咎命运不公， 不如

想想自己的责任， 好好面对现实和未来。

徐海现在每天都会按时服药， 也会参加监区

开展的一些康复训练。 尽管原来学习成绩一直很

好， 但徐海总觉得自己知识面还不够广， 在监狱

里他有充分时间继续学习， 从书海中汲取力量，

“心灵充实了， 一切也就阳光了。” 徐海说。

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 徐海提出一个请

求， 希望社会能给他一个机会， 能给在情感上取

向不同的群体更多宽容和理解。 他也希望能告诫

正在走他老路的人们———洁身自爱、 远离毒品。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2017 年， 曾一度让徐海的欲望膨胀到极

限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被查处， 徐海也因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进看守所

后， 恐惧、 压抑、 烦躁的情绪让徐海寝食难

安， 那时他担心只是官司的问题， 夜声人静的

时候他还安慰自己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 然

而， 几天后民警的一次谈话让他几近崩溃。

“民警一开始问的问题让我有些莫名其

妙， 他们问我平时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嫖过

娼？ 有没有吸毒等等。” 徐海说， 尽管自己吸

毒， 但他担心会被惩处所以矢口否认了。 让他

意想不到的是， 民警又问他是不是同性恋？ 这

个问题让徐海有些懵， “我一下就觉得心跳加

速， 脸也红了， 心想民警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徐海隐藏已久的秘密突然被揭露， 他脑子一片

空白， 对真相难以启齿。

民警似乎看懂了徐海的心思， 沉默了几秒钟

后告诉他， 经过血液检测， 他感染了 HIV 病毒，

也就是平时大家谈之色变的“艾滋病”。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有一种灵魂出窍

的感觉， 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 徐海苦笑，

“我很难受、 很害怕， 但我没有哭， 我还反问自

己， 哭能解决问题吗？”

其实徐海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感染 HIV 病

毒的可能性， 但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不愿去检

查， 也害怕去检测。 不过在内心深处， 他知道这

一天迟早都要来的。 几分钟后， 徐海恢复了平

静。 但面对这样一个“世纪绝症”， 以他有限的

知识， 还是感到很害怕。 那时候他经常问自己，

是不是快要死了？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刘同江

再过两天就是 12 月 1 日， 第 32 个 “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的主题为 “社区动员同防艾， 健康中国我行动”。 在上海市新收犯监狱有一

个特殊的监区， 主要关押艾滋病服刑人员， 徐海 （化名） 就在这个监区服刑。

今年才满 30 岁的徐海曾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可是他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在释放的那一刻成了野兽， 在毒品的催化下， 拖着他

一步步走向深渊……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他讲出自己的故事， 希望告诫那些正在或者即将踏上他老路的人： 洁身自爱， 远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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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多重“标签”的服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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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

在我身上有太多不光彩的标签： 吸毒、 吃

官司， 我还感染了 HIV 病毒， 每一个标

签都让我很沉重……” 在新收犯监狱的谈

话室里， 徐海心情沉重地说。 不过， 从徐

海的表述来看， 这位曾经的“高材生” 很

健谈。

平心而论， 撕掉徐海那些“标签”，

他就是个普通人。 但在徐海家人眼中， 儿

子是他们的骄傲， 一家人因他在家乡的小

镇上被青眼相待。 在徐海的同学看来， 他

是他们羡慕嫉妒的对象。 然而， 就是这样

一个“有出息” 的人， 如今却不得不面对

无知无畏下造成的多重悲剧。

前几天， 徐海刚刚在监狱过完 30 岁

生日。 监区为他准备了一碗生日面， 外加

一个荷包蛋， 这让他很感动。 徐海坦言，

来到监狱两年多， 感到自己像变了个人，

心态总体调整好了， 想明白自己必须面对

现实， 毕竟自己还年轻。 但有些东西他却

一直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 不想让其他服

刑人员知道， 更不想让家人还有亲戚朋友

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有两面性， 我也不例

外， 而且在我的性格、 生活里有太多外人

无法理解、 不能接受的负面东西， 现在想

想很后悔， 也很愧疚！” 徐海在说这番话

的时候， 眼中有些无奈。

“高材生”身上的多个标签

徐海出生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山村，

村里人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

人， 家庭的贫困让徐海从很小开始就对财

富产生了渴望， 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无限

向往。

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差， 但徐海作为

家里的独生子、 族里的长孙得到了万千

宠爱。 不过， 徐海小时候与父母在一起

的时间并不多。 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徐海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

徐海就由爷爷奶奶照顾， 成为了留守儿

童。

“现在想想， 青春期的叛逆、 大学时

的不自律、 性格中的孤傲敏感， 或多或少

与小时候缺失父母的陪伴有关。” 但徐海

并不埋怨自己的家庭， 祖辈的宠爱没有让

他恃宠而骄， 他知道父母在他成长中的缺

席也是无可奈何， 他们的生活也很不易。

说到上学的话题， 徐海的情绪明显比

刚才愉悦。 一方面因为徐海在成绩上一贯

优秀，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起了一些年

少往事。

徐海回忆， 上小学的时候， 班里同学

很少， 有一年， 班级里只有 10 个学生，

其中 8个都是女生， 他形容自己和另外一

个男生是“掉进了女儿国”。 所以， 小学

时他玩的不是篮球、 足球， 而是和女生一

起跳绳、 投沙包。 徐海分析自己缺乏阳刚

之气， 或许与小时候的环境有关， 除了学

校里男生缺乏， 被“八仙女” 环绕， 在亲

戚家也是姐姐妹妹居多。

“我有八九个表姐妹， 小时候就一直

跟女生玩在一起， 要是多一些哥哥弟弟，

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性格， 会更男子汉一

些。” 随着谈话的深入， 徐海也慢慢吐露

了心中的小秘密。

徐海说自己的性启蒙教育是缺失的，

除了人体与卫生课上那一丁点连老师都不

愿细讲的生理知识外， 处于青春期的他对

相关知识一无所知， 他好奇却又不敢问别

人。 后来上了高中， 班里有 50多个女生，

可徐海对她们一个都不感兴趣。 也是从那

时起， 徐海觉得自己似乎与其他男生不一

样， 他在心里种下了“喜欢男生” 的秘

密。

再后来， 随着网络的普及， 徐海从网

上了解了不少关于同性恋的内容， 他知道

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事。 因此，

在高中毕业前， 徐海下定决心要考到像上

海这样包容度大的城市。

高中时就种在心里的秘密

徐海是“学霸”， 他凭自己努力如愿

以偿地考取了上海一所知名高校。 然而，

新环境却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包容”，

他还是得伪装自己， 过着双面生活。 一方

面他是老师、 同学眼中的好学生， 担任过

班长、 学生会副主席， 拿过国家奖学金，

前途一片光明。 另一方面， 他内心深处的

欲望蠢蠢欲动。 那时候的徐海千方百计地

寻找、 接触、 认识“同志圈” 里的人， 疯

狂地谈着“恋爱”。

压抑已久的真实面目被释放， 徐海只

觉得轻松， 终于得到归属， 至于因与多名

同性发生关系而带来的危险， 他根本就没

有意识。

“其实只要注意一点， 我应该不会感

染 HIV 病毒。” 徐海总会想“如果一切可

以重来”， 可惜时间不会倒退。

是如何被感染 HIV 病毒的？ 这个问

题徐海问过自己很多遍， 却一直没有答

案，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在什

么地方、 什么人传染给他的。 但徐海作

了这样一个分析， “我们这个圈子的人

遇上毒品， 加上没有保护措施， 产生的

‘化学反应’ 结果十有八九就是 HIV， 这

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说到这里， 徐海自

嘲地笑了一下， “我不被感染， 谁还

会？”

徐海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临近大学毕

业那年， 他通过手机软件认识了男友。 正

是在这个男友的影响下， 徐海接触了毒

品， 并逐渐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染上毒瘾， 徐海放弃了一家世界

500 强公司递来的橄榄枝， 选择了一家刚

成立不久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理由是这家

公司可以给他更高的薪酬， 这些钱能让他

随心所欲地满足对毒品的需求。

这家公司给了徐海高额报酬， 收入高

的时候， 徐海一个月能拿到 20 多万元。

但也是这家公司， 让他卷入了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的官司。

在看守所的例行体检中， 徐海被检测

出 HIV呈阳性。

“所谓上帝让其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和逻辑。” 徐海叹息。

“我不被感染，谁会？ ”


